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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给他，这还不算他毕业后找工作、说媳妇、买房子的

钱；还有我老婆——我是说如果我的三轮被你这不经

意地一撞，从此我失去惟一担负这些重任的生产资料，

老娘儿子倒也罢了，车到红灯停一停，宁停三分不抢一

秒，但老婆就要离婚了，虽说三十多岁的男人不怕离

婚，但离婚造成的精神损失至少也要三十万吧?那个会

计师事务所所做的别的报表、评估或许有误，我这里可

绝对真实的⋯⋯。正说着，路上行人中的闲人就围了过

来，撞了吗撞了吗地问。没有呀。司机否认着，更不可能

碰着人!这师傅开玩笑，是吧，师傅?小司机脸上巴结地

笑着：那不我们领导来了，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们领

导那里有全市几个亿的财政资金呢。皮皮：我可不管那

掌管着几个亿领导!他是你的领导又领导不着我，与我

何干?这时那领导过来一把扯住皮皮：皮皮闹什么闹，

就知道是你!原来这领导就是刘士进，三十多岁就当了

局长的：小吴，这是我同学，跟你开玩笑。他就这德性。

如果他正经些，早就当上市长了!于是皮皮和刘士进就

商定：由皮皮选定一家什么样的饭店在什么样的时间，

由刘士进请同学们聚一聚，和平私了这没有发生的“四

眼奥迪”撞六十万的机动三轮事件。皮皮当即就抢过刘

士进的手机要打电话约人(f也自已也有一个大个头的手

机却没有用)，却又推辞道：我知道哪里有什么好饭店!

你自已联系饭店，我联系丁咚、孟德、李驻、尤新。就商

定为母校对面的“东方之珠”，做得极好的“光棍鸡”呢。

刘士进把电话打进饭店，晚上六点，财政局，就定好了

雅间。这里皮皮也终于拿出自己的大一号的手机通知

同学们，一边下着通知还一边嘀咕：不会是东方明珠

吧?东方明珠或广东明珠至今还有券商配售的股票在

里边套着呢，咱们不着急他们可急得要跳楼!于是，这

故事就开始了。到这里我们且记住，这起由皮皮的胡闹

而引起的集体跳楼事件，祸端起于皮皮，皮皮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丁咚接到皮皮的电话后心情一直很坏，心情坏却

不影响丁咚的美丽。丁咚从小就是个小美女，卫校毕业

后丁咚成了个大美女，那时丁咚留着长长的披肩发，那

乌黑的瀑布使丁咚的肩头也担负起了美的重任。然而

护士长却告诉她——善意地告诉她说，丁咚，你不能留

披肩发更不能薄薄地化妆，用无色的指甲油。事实上没

有化妆留齐耳短发的职业性的丁咚名字也美丽人更漂

亮!护士长是真情实言或善意阿谀，丁咚不知道，她只

是为这肩上的风景自己悄悄地“叮咚”了些眼泪。丁咚

原先并不叫丁咚，高中时丁咚时常奠明地掉泪，不是因

为学习成绩差，丁咚比后来做了局长的刘士进和进了

肉食加工厂的尤新还好呢。丁咚应届考取了卫校——

或许考幼师更适合于她，至少可以使她远离那个什么

“疣”——而刘士进是第二年方进了经济学院，学什么

什么经济，尤新直接就杀猪去了。因了丁咚的掉泪，皮

皮就天天哼哼当时的流行歌曲“泉水叮咚”，丁咚也觉

得“丁咚”很美，从此这世界上就有了美丽漂亮的丁

咚了，并且得到了大家公认。这一点丁咚比皮皮幸

运。皮皮原先叫做什么波的，后来他自己天天在同学

面前宣称自己叫皮皮，没人理他，他又特别解释：地

痞流氓的“痞”也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皮也

可!三年当中他自己都把自己的名字忘记了，而同学

们仍旧叫他什么波。直到他进了纺织学院，分配进纺

织厂同毛毛结了婚，才知道他人小鬼大，从初中就看

上了毛毛啦，而毛毛初中一毕业就离他而去，进了纺

织厂做了挡车工。丁咚的幸运不单在其美丽和美丽

的名字被大家认可。丁咚做了护士后就幸运地认识

了现在的老公，老公是科班出身的厨师，但不胖，很

帅气循来又很酷)，然后顺顺利利结了婚，生了儿子。

老公很浪漫又很温柔，无论婚前婚后总是带她出入

一些有名的饭店和招待所，东方之珠算什么呢?丁咚

都去过省城的五星级宾馆。当然，这都是前几年的事

了，最近三年情景有点不如从前。但幸运仍在：比如

一九九九年，丁咚那时孩子刚刚满街跑，医院就盖了

一幢房改楼，先是集资，说是工期需半年到十个月

的。丁咚就从亲朋好友那里借了五万元钱。后又说不

集资了，交房时再统算。于是丁咚就想把钱存进银

行，建设银行也可，工商银行也可，却遇见了皮皮。皮

皮那时正从北京回来，趾高气昂地，说是同人共同出

资筹办什么工厂，要把山东各地市区县都走遍了，跑

市场。相约是没有闲暇的，偶遇见到老同学就格外亲

切。望着丁咚用旧报裹着的担惊受怕的五万元人民

币，皮皮马上就出主意：办个卡办个卡!股票市场里

他们个个盒满钵满呢，亚洲金融风暴刚刚过去历史

的大底!丁咚连皮皮明显错误的作业都抄，凭什么这

次就不听他的?于是就办了卡。买什么好呢?拨打皮

皮的手机，皮皮已到了鲁南，急急地说科技股科技

股，领头羊中科创业亿安科技。也果然，不久之后，五

月的其中一天，忽然那电视屏幕上的数字就红了起

来，五十元不是顶，八十元到一百元，更高更强!但此

时医院的楼房盖起来了，八十平米五万元，再加上装

修也需一两万。惋惜地把股票卖了，五万元还了亲

朋，七万元把房产证放在了装饰一新的新房中全新

的小柜里。有这百分至二百的利，又帅又酷的丈夫下

岗也不算什么，再借上三五万给他开个饭店也可，丁

咚那时越发美丽，而此时，皮皮却落魄了。

故事到这里，丁咚的幸运似乎到了头。我们不

愿意将美丽的丁咚的不幸讲出来。丁咚是那样地美

丽，我们宁愿相信丁咚在于二oo一年也就是去年

再也没有把自己在深沪账户上的几元的数字改动一

下，是因为作为一个美丽的女性，我们不愿意在另外

一层对她和她们女性更重要的生活内容当中，再加

上一层经济的内容。女性的美丽来自于爱情，美丽的

丁咚生活中最不能缺的就是爱，爱老公，第一位，爱

儿子，儿子是爱老公的结果，难分彼此也排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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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股市的潮起潮落置之度外，休闲的眼光去对待。老

公在床上的努力却不能不使她“泪珠叮咚”，又疑神疑

鬼，果然就有神有鬼了!老公先说的是朋友的事，无论

如何需要她这做护士的帮忙。至于吗?做掉一个刚萌芽

的孩子易如反掌却也用不上这样郑重其事!这朋友是

谁呀，瞧人家孩子还芷读高中准备考大学呢!不讲良心

的!这时那孩子却怯怯地开言了：你们之间有爱吗?我

怎么觉得他爱我更多些呢!那么他也带你去过省城的

五星级宾馆了?——丁咚不动声色地问，似乎做这些事

的不是她的老公而的确是老公的朋友。是呀是呀，他说

我是他惟一的至爱⋯⋯丁咚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天真对

痛楚的对话，我们也不愿意将这段故事继续讲下

去——之所以讲出上面的这一段，是因为这是“因”，而

产生“疣”的“果”却是在皮皮那里。那以后的一段日子，

丁咚的老公很少回家。丁咚没吵没闹，不知如何是好。

上班，下班，三个白班，一个小夜班，一个大夜班，然后

休息，周末，周一又是白班。忽然有一天，医院产科病房

的走廊里皮皮在问了：丁咚呢，丁咚是小夜班还是大夜

班?丁咚白班，正在辅导产妇尽早给新生命母乳喂养来

不及出来。皮皮就说：告诉丁咚我买车了，下班等她。下

班了却不见人，回家打他的手机，没接，不久却回话了：

远着，正开车往回赶，住几天再说话!几天过去果然是

在医院门口等，车也在，不是桑塔纳，更不是奥迪!我没

说谎呀，机动三轮车也是车，瞧车棚还是我自己装的!

皮皮一脸坏笑，落魄也不觉羞愧。说着就到家了，新家，

儿子去姥姥家了，老公在饭店里忙。应该谢你呀，皮皮!

你让我炒股买了这套新房新家具和有了一个饭店。但

是——丁咚白牙咬下唇没有说出来：老公名存实亡，更

带去一个女性生活的全部内容即爱，儿子也被她做为

孝敬母亲的礼物，长期放在了母亲家，禁不住又要“泪

水叮咚”，却被厨房里的旋律压过了。不是做厂长或者

经理了吗，皮皮?皮皮：一言难尽，不说也罢。语气是寂

寞的，神态却不失傲傲的天性。最可气的是毛毛也下最

后通牒了：如若没有工作，孩子上学怎么办?老娘病了

怎么办?最要紧的，将来你自己老了也花我的退休金，

要脸不要!丁咚就叹息：也难怪，原先是毛毛是四班三

运转，心情或许还好些，现在每月三十个班，能有心情

说那么几句话也不错了。皮皮：那也不算——现在因没

有做爱的时间，还要离婚呢——至少给我造成了三十

万的精神损失!皮皮不喝酒，心脏有问题，就胡乱吃了

饭，要告辞：孤男寡女的，别让别人说闲话。这句话勾起

丁咚一丝惆怅，当即想打碎些什么，比如新盘子之类。

丁咚说：别走别急，不是教我钓鱼嘛!回来。于是，不该

发生的就发生了，按说悄悄地发生就悄悄地发生吧，却

偏偏又留下了蛛丝马迹，那种病毒就在那晚在两人之

间交接了班!皮皮，我从此不想再见到你!丁咚恨恨地!

好在老公明知自己有错，偶尔回家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所以老公并不知道“疣”曾到过自己的家中。丁咚几天

后做了激光，然后用药，忘掉罢，又怕皮皮再与毛毛交

接班，就拟打个电话去说，电话还没打，皮皮无事人

一大堆地跑来，说是丁咚你看，别人的疣长在那不便

说的地方，我怎么长到脸上来了。丁咚不搭理，领他

到了皮肤科，拿了药，没人处方如毛毛般做了最后通

牒：做了亏心事的，受害的丁咚不向你索赔三十万，

只是你以后好自为之罢!闹得皮皮一头雾水，终于明

白了，就自顾抱头鼠窜了，一边逃，一边自己嘀咕：不

赔你也就罢了，我却要去找那人。本就一无所有，还

怕那个不纳税的翻下天来!这里丁咚依旧上她的班。

白班夜班地来回倒。日子如流水，这一天李驻却来羞

羞地找她，原来也是多长了一点，不敢兴师动众，但

求丁咚保密，以免一个家庭肢解。丁咚这才稍出一口

气，心里有点原宥皮皮的意思了。

李驻是最先下岗的。李驻考取的是技校，学的

是电化学，自然就进了五金厂，工厂虽小，工资尚可，

每月每月发着，眼看结了婚，生了儿子，房改没有轮

到，企业改制却先遇上了。李驻老家农村，妻子是临

时工，无论怎样是无力拿出自己股份的。于是就自然

排在重组后的下岗之列。一开始还在厂里学习待岗，

学习工作都没人管，人油了，就隔三差五地旷工，眼

见孩子要上小学了，不能就这样下去吧，厂里那百把

十元再扣去旷工罚款所剩无几，就跟人学“下海”。干

什么呢?造纸机械厂招聘推销员，就应了聘，工资是

没有，合同也不签，李驻就匆匆跑到了广东。广东话

不懂，广东饭没法吃，但这不是可以和妻子朋友诉说

的——妻子那里只等他拿钱来给孩子交学费，这还

好说，户口还需买“蓝印”，“蓝印”完了还有“红印”

呐!要不然孩子上学就要回老家，这才叫妻离子散

呢!李驻在广州街头拣了一个废纸盒，心中忽东忽西

地人也忽东忽西，遇着什么公司也进去问问，分一分

印着“业务主办”的名片，造纸设备没卖出一台，废纸

盒却拣了好几个，于是李驻就把这几个废纸盒同收

破烂的换了五毛钱，拿这五毛钱买了碗馄饨。那碗馄

饨热热地，如广东的天气，也如广东个头小小的人。

李驻知道，未来一年，这一碗馄饨就是他在广东的全

部。转眼新世纪到来，李驻有手机了，家里有电话了，

电话也按在房改房里了，原先的五金厂却没了，自己

的档案不知到了何方，也不去问它。儿子上了小学，

学习成绩还不错也听话，李驻偶尔从南边回家小住，

儿子也会问一些爸爸坐火车是从上海走还是走南京

之类，天天在地图前看，却是不知，李驻在广东销出

设备有半数是没有现款的，没有现款造纸机械厂是

不发提成的，那么李驻的钱是哪里来的呢?李驻不跟

孩子说，不跟妻子说，不跟朋友说——李驻原先是多

话的，现在即使是遇见了以往的无话不谈的好友如

皮皮，也是讷讷的，哪里哪里，混口饭吃。于什么呢?

什么挣钱干什么等等。

一九九八年，皮皮也下岗了，并且去了北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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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拿着一个织机送经卷取的“黑盒子”，求纺织工业部

鉴定呢，要投资三十万，自己做厂长，可是自己没钱，而

李驻有，那李驻就做董事长吧。李驻同意了，卖出的造

纸设备外欠不差这三十万，顶一阵子，自己的机床一

响，三十万不很快就回来了嘛，更如丁咚所说，上学时

连皮皮错误的作业都抄呢，这次为什么不同意?于是两

人就再去北京。皮皮的那个“黑盒子”果然被一个教授

看重。但那教授除了惊奇一个专科学生的能力外，给他

们的却是一盆凉水：金融危机呢，谁知道什么时候从东

南亚到中国北京——即使到了上海也受不了。皮皮马

上就有反应：是呀是呀，中纺机也是业绩大幅下滑，但

我们不想也不需做到那种规模，做几台混口饭吃就知

足常乐!然后两人就坐上回家的火车，奇怪一路上谁也

没有说话，到家就各人忙各人的去了，送经卷取“黑盒

子”的图纸，和他们所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也都尘封于

连李驻皮皮两人都不知道的角落里，这一去又是一年

多，直到两人再次重逢。

这次的重逢是尤新相约，一块豆腐一盘猪头肉的

闲聊，牵出尤新一个旧纸脱墨工艺配方。酒也不喝了，

电话又约上李驻。皮皮似乎恍然顿悟：我怎么没想到

呢，猪油做的肥皂再乳化，这就是脱墨剂呀!李驻，用不

着投三十万了，八千元即可投产，拿钱来，我和尤新跑

市场去!先把山东跑遍他再说。于是，李驻又做了董事

长，皮皮尤新各自戴上了经理的帽子，二oo一年春

天，一个小小的股份公司就这样诞生了。但利润却低，

低到仅够运输费，直到又被恶意拖欠货款，造成坏账，

李驻又亏了。尤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新认了，皮皮

有责任，皮皮也认，但没有钱，打一个欠条了事。李驻不

说话，李驻也无话可说，为了同学的情谊，李驻还得装

出“毛毛雨啦”之类的状态，但是李驻的东墙拆得太大

了，必须向有关方面做出交待了。

李驻同造纸机械厂的主管领导到了广东，如果把

欠款全额追回，然后从厂里拿回自己的回扣尚能支持

一阵，但事倍功半，有所获却得甚少，李驻不得不给主

管领导搞一条龙宴请。生猛海鲜其味甚美，小姐婉转的

吴越语调却提不起领导的兴致，吃剩饭剩菜是李驻的

风格，何况这次的剩下的又别有风味?更何况这次的剩

菜剩饭是自己人辛辛苦苦用广州街头的几大车旧纸盒

换成的几十张“四老人头”换来的?于是李驻就全额包

吃，那“疣”之病毒就在这索然之中完成了交接。李驻

说：丁咚，为了一个家庭不被肢解，帮帮老同学吧，我还

得在你这里住一夜。这一夜，做了激光之后，李驻再做

决定：明天一早就去买电脑办账户，买什么样的股票也

不去问皮皮了，烟台万华不是涨得很好吗?

丁咚对此没有说什么，丁咚不懂股票，丁咚的二o

oo年只买过一只股票，名字代码也几乎忘却，但却给

她带来了一套房子。

这天午后，孟德到医院拿来了几只针剂，顺便从丁

咚处取了一包一次性注射器，临走时告诉丁咚，晚上

的饭局不能参加，请丁咚代为致歉。望着楼下孟德消

失在人群中，丁咚给刘士进打了个电话，丁咚没有多

说什么；弼筝“狮；m参薹；里垦《基牛：

遇爱

一行”

的忠实实践者，一生都为自己是名石油工人

而自豪，他最爱哼的歌曲是《咱们工人有力

量》。我想，如果他是名煤炭工人 、钢铁工人或

者伐木工人，他会一样自豪，一样“有力量”。

不过师傅很少反思自己为什么自豪 ，有什么

值得自豪。以他所受的教育，他也许没有能力

进行反思，所以他的自豪感显得真实简单又

傻里傻气。我这么说并不是瞧不起师傅瞧不

起工人，自我辩护是人的本能，我的不当工人

当记者，也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自然规

律的体现，师傅应当理解。我知道这种辩解蕴

含的风险，可能会引起某些部门某些领导的

反感，你堂堂一个报社副社长，党 的喉舌，路

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不去琢磨如何宣传正

面典型稳定职工队伍，却在这里暗示工人地

位不高，离散队伍凝聚力，居心何在?我不能

闭着眼睛说话，观点可能偏激，现实中的例证

却鲜活有力。上产会战初期，工人收入比干部

高，我所知道的某位领导，就把他的七大姑八

大姨从农村招工进油田当了工人。 后来工人

优势渐失，管理层开始吃香，他们摇身一变，

又成了干部。我还知道前几年，就在我上班的

采油矿，每年都有一些职工手提礼品，半夜敲

开矿长书记的家门，他们卑躬屈膝神色拘谨，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要那稀有的聘干名额。

上面吆喝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多少年了，

如今这界限分明，依然是锯不掉的 门槛填不

平的鸿沟，工人要变成干部，无异于脱胎换

骨，凤凰涅桨。从事新闻宣传，我可以说些适

应形势需要的话，冠冕堂皇的话， 现在写小说

还不能说真话不得把人憋死?

不想当工人却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

是我上班后的第一个烦恼。工作那么忙，师傅

不知道我的心情，他也顾不上了解我的心情。

“严师出高徒”，他一再强调：“电气焊三天半，

是人都会干”的思想要不得，焊工就像裁缝，

是人都会把两块布料缝到一块去，未必是人

都会做出一件漂亮的衣服。哪怕工余时间只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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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锦还乡了。

皮皮是二oo一年春天办的深沪两地的交易账

户，此前丁咚已是买上新房了。皮皮在此之前没钱买股

票，像是看别人钓鱼而自己手里没有鱼竿一样，只能让

丁咚买科技股不翻番不出来让孟德买吉林纸业赚百分

之十就跑也总比利息高，自己却只能眼看着丁咚从借

钱买房到变成小富婆。皮皮很是丧气，在经历了“织机

送经卷取黑盒子”和“肥皂乳化成脱墨剂”之后，毛毛又

不让他动家里那共同的积蓄了，又给他买了机动三轮：

至少你活动活动吧，毛毛说，老在家里呆着对身体也不

好”白掉价儿，咱们就先离婚!等等。也是命好，老天有

意成全，一个朋友和皮皮很投机，就有意扶持皮皮，言

好借给皮皮几千元的本钱，年息百分之十的，却要先扣

去。皮皮急了，说你是怎么算的账，怎么一加一等于三

了，扣去的百分之十和上涨的百分之十是不相等的，知

道吧?朋友就和他立了字据，听说你们同学连你做错了

的作业都抄呢，我也跟着错一回!朋友的语气使皮皮大

为光火，这不明摆着是个不祥预兆嘛!

也就是这个春天，皮皮的机动三轮拉了一个特殊

的客人，女性，远远的脂粉味就过来了，眼眉纹得很细

却深，上车没有讨价，直奔新村出租屋。下车方说，看出

来了罢，师傅，我是干什么的。皮皮说：挡车工吧，怎么

有织布车间挡车工的风韵?错了，傻哥哥，现在小妹任

你摸任你亲，车费是没有的。皮皮一听，恍然，原来是

“马子”，但两元钱的车费总该给吧，我这下岗职工不是

来寻欢作乐的。但那人却不理会，拉过皮皮就在他额头

了亲了一下，拜拜，就去了，闹得皮皮许多天偷偷脸红。

再一次遇上的时候皮皮就有话对付了：小妹有营业执

照吧，怎样上税呀?没有?我很不平!想来国家财政收入

正越来越捉襟见肘呢，照你营业额的百分之五十收一

点不为过。如此国债不是可以少发很多吗?免得咱们的

新闻发言人对外国记者尴尬。那人却笑了，傻哥哥可真

有趣，进来坐会吧。皮皮就跟着进了屋，没想别的，只想

把这两次的出租车费要回来，反正她的钱又来得容易。

但那人却要玩玩儿，照顾下岗职工，不收费的，说着就

动手扯衣服。皮皮心里极是不情愿，但皮皮的“小弟”却

跃跃欲试，终究还是被动和主动地脱去了衣服，但当那

人拿出安全套让他“小弟”“穿上工作服”时，皮皮却无

论如何也不干了，他依旧是那个上税的话题：生产过程

是必须增值的，你把那种玩意儿给我戴上，真是连点增

值的希望都没有了，对你再增收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

然后再返还百分之十四也太过分。说着就“赤膊”上阵，

却在三十秒后就败下阵来。那人奚落着：怪不得下岗

了，没有能力当然要下岗!这模样还能做什么厂长经

理?一下子激得皮皮又出了一身汗，当即穿好衣服，拿

出手机：我懂得现代织造的最新技术，还懂资本运营

哩。手机当中输入了自己的账号，密码：看我先在股市

那里嫌个三五百元再说。心里寻思：这股市可不是玩

的，国有股要减持，无论什么样的方案都是一把斩向多

头的剑，那买已减过国有股份的吧。黔轮胎当年曾热

炒过，三无概念也已成了白马且不知何时就要被举

牌产生问题，还有中国嘉陵了。键入代码，报价八元，

可好是创出近来新高，K线组合已走出一个头肩底，

当即就买入了，不指望股价一路到十六七元，突破十

元大关即可了。后来我们知道，中国嘉陵最高曾冲到

八点五元，却一路下滑，不是其头肩底的k线组合错

了，而是股市大罢工，全国七千万股民在向不知一加

一等于二的减持方案制定人要价呢。当然，皮皮在这

只股票上的亏损远没有另外一种损失更大，这几秒

钟的操作仅使他损失了不足千元，也就是机动三轮

车半年的风雨无阻的收入。而在这之前的那个三十

秒，却因接盘了一种什么“疣”的病毒，给他造成了一

定的精神损失，至今想要一种希望渺茫的赔付，至少

是三十万吧?又至少可对丁咚有一种交待?于是皮皮

就寻找那人，不巧今天在南山宾馆就遇到了却没追

上，估摸东方之珠之约尚早，就等，果然就等来了。那

人一小时后从宾馆里边婀娜出来，皮皮就发动车慢

慢追上招呼：没税证经营的，搭车吧，免费。那人就格

格笑了：又是你呀，还想免费?三十秒都顶不住，这次

不让你下岗应该让你病退了。边说边要离去。等等等

等，皮皮说：我还有话哩!我且问你，你赐给我的那种

什么“疣”病毒是从哪里来的?说了就让你走，若不然

就要索赔你三十万!那人当即脸色变了，却是关切。

这时恰好手机响，就是丁咚用刘士进的手机打来的，

也不及接，就挂了。那人说道：傻哥哥，小妹吃了碗苦

苦的青春饭，为的是将来衣食无忧，客户但愿多多益

善，哪里能去给每个客户建立档案?又细想那次的前

后，就断断续续地说到：或许，是那个，说是手里有几

个亿的钱⋯⋯皮皮当即想起一个人，于是也就说：是

这样吗?对?是怎么来的?车呢?等等，两人越说越近，

就又叹息，那人的确很苦，皮皮之苦却已淡化了。那

人走了之后，皮皮回拨刘士进的手机，说马上就到。

皮皮即到东方之珠，雅间内人都齐了，却是开

了房内所有的落地窗在望学校。学校变化大，才几

年?曾经在那里学过ABC，立过什么大志向的平房

教室哪里去了?全是六层高的楼房，独有传达室门房

是一层的却又建造得如艺术雕塑般，只是门房内的

老校工还原模原样地健在着。谁知道近十年中从这

学校走出了些什么人呢?美国世贸大厦倒塌的现场

或许有?中东犹太人手中杀人武器上的某一个零部

件或许也是依据从这里出去的人的理论制造的?但

毋庸置疑的，那门中走出的最多的却是在这里有闲

暇心情观赏和回忆的如这六个人一般的人，如皮皮，

如丁咚，如刘士进孟德李驻和尤新。

当即就先入座，皮皮去抢主座，被默不作声的

李驻拉起，皮皮就自嘲：老板在呐，不好意思，就去主

座对角坐了。丁咚就又提醒：不想要小命了，那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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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需大酒量的。看丁咚的脸色，皮皮不知丁咚是雨过

天晴抑或暴风雨前的平静，当即就用眼色告诉丁咚，罪

魁在主座上落座了，我们还有没有必要向他索赔?悻悻

地要起身，却被孟德摁住。孟德无话，孟德之沉默与李

驻之沉默不同，孟德是淡然物化之孟德，出尘之外，不

会把大事小事放在心上，又入尘世，规规矩矩经营一个

自己的、一个渺渺的小家庭，又不惜玩点小的聪明。李

驻之沉默，却是被重压，不能呼吸也不能呐喊，更不能

寻求支持和援助。独有尤新活跃着，名片带着香味，有

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别人的问话，又有新的头衔了，又

有新的产品或品种了之类，最多的是眼睛不离刘士进，

刘士进不是准客户，也不是下线的培养目标，但他关系

着一群准客户一群下线下下线。

在正式开局之前，皮皮先与年轻的小吴也即刘士

进的司机打了招呼：小吴师傅，你看这样，如果你在，他

是局长，假如你自己下去点上几个小菜，独斟独饮呢，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学呢?对，这就对了，若不然咱们

那场“奥迪”将撞“六十万的机动三轮”的官司很可能明

天就上民事法庭了!然后再点菜，刘士进却早已安排，

这里却是尤新最先发难：局长大人现在能签单了，可别

欺骗我们，咱们当年就曾有约，苟富贵，无相忘的。然后

再就喝什么酒讨论。丁咚要了饮料，并声明：在坐的还

有两位不能喝白酒。这就又引发了皮皮的感慨：别别，

难得同学们相聚，今天数着明天活呢，有酒且先谋一

醉!孟德也应和：对，就是五粮液了!皮皮继续发挥：咱

们如果不喝白酒怎样让酒厂去交消费税，沱牌曲酒兰

陵陈香原先的绩优股呢，都是让丁咚闹的业绩大幅下

滑，难道让不分红的五粮液和刚上市的茅台也成绩差

股不成?喝白酒。李驻那里也想提建议，无非是想喝啤

酒，就说皮皮也不能这么说，燕啤绩优着，青啤资本运

营打天下占市场，喝啤酒也算对国家的贡献!最后还是

刘士进有领导风范，一锤定音：喝白酒!包括丁咚!说着

菜上了，服务小姐也把酒打开逐次斟满。

席间没有寒暄，孟德的老板期望的饭局的沟通看

来泡汤了，而刘士进也因是休闲，所以也豪情迸发，把

西装都脱了下来，独尤新频频劝酒，句句不离升官发

财。几个人虽知此类话大多炒作的一种概念，却也听着

耳朵舒服，时常说些士进士进，升官是说你呐，快喝了

罢之类，又或打趣皮皮的“经理厂长”官梦做的如何。渐

渐就脸红耳热了，说到手中没有割肉或又抄底的股票，

说到去年几乎引发金融危机的盘活国有资产，减持国

有股。刘士进此时却又打起了官腔，什么深市在国有股

减持前早早步入调整了，没有股票的老百姓会不会答

应国有资产的流失了等等，当即就引起嘘声一片，独丁

咚审时度势，常把话题引到身体的保健之类的话题上

来，尤新又忍不住出来献主意，提议大家既然对股票感

兴趣，不妨就做出个营业部来，并且保证给营销几个几

十个百万以上的大户来开户。全体于是都响应，有愿

为“国发”代理的，有说“齐鲁”的咨询准确率高之类。

独李驻是在网上开户的，就提议搞网络服务，用高科

技的“司道克”做中介业务。正讨论得热闹，那里刘士

进却忽然道：佣金下调了，再去争些微利吗?更何况

你们须是首先经营规模打造品牌!这时全场的注意

力才聚焦到这里：原来你也炒股呀!刘士进连连否

认。当下话题又转到国家公务员学炒股。有说该学

的，理由是国家公务人员一则学习市场运作，二则手

中也有闲钱，“工资基本不动”嘛。就探问刘士进，刘

士进也不做回答。皮皮丁咚当即又反向思维，有钱谁

去炒股?悠悠闲闲过日子，谁还去白天看盘晚上研究

基本面地劳神等等。话题再转回来还是未来。皮皮突

发奇想，炒股没钱是个最大的问题，经历了股市十年

来的跳楼大跌后才知道在股市里弄点支付油盐菜面

水电房租的钱不容易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钱呢?

刘士进有!于是大家就又把企盼的目光投向了刘士

进，他手里可有几个亿哩!孟德首先想到了操作，首

位的是申购新股!李驻当即反对：申购新股中签如中

奖，不行!还是皮皮的主意：咱们做黑庄!士进把钱每

几千万放进我们的账户，咱们也去打压吸货，振荡洗

盘，然后无量拉高，对敲放量，高位放量出货!三个月

下来，咱们也把那些垃圾绩差股炒到百元以上!对，

尤新也插话：让士进去跟上市公司的老总们谈判，咱

们吃了肉也让他们各人喝上汤，让他们配合发消息，

还有钱办不到的!局面顿时失控，眼看刘士进账户上

的钱马上就要违规加入股市，这时刘士进才笑微微

地答话：你们要让我跳楼呀!

说话间六人就有了十分酒意，却未尽兴，话说

得多了就想稍息，不想六人人同此心，那酒场这时就

静了下来，静得听得见心跳，听得见热热的血在几个

年壮的体内澎澎湃湃地流淌。

先是李驻走到了开着的落地窗前，窗外华灯一

片，窗下行人车辆匆匆。然后孟德也来了，皮皮丁咚

也来了，独刘士进和服务小姐商量着如何象征性地

来一点饭，好结束这饭局。这时皮皮说话了，吓人一

跳：给我一个理由吧，二oo一年，我们都匆匆来去，

干了些什么?给我一个理由吧，让我不要跳下去。士

进听说了，笑笑地说，别呀!我的车就在下边，三十多

万呐!孟德李驻等一齐回答：这不是理由!丁咚说：如

果我们跳下去，士进，你就是谋杀犯。皮皮说：是呀!

你也应同我们同去!于是刘士进也就慢慢地来到了

落地长窗前。

窗外华灯灿烂，一曲明快的感人振奋的乐曲从

不知哪里的卡啦OK间或录像厅传来，丁咚凝神，听

得泪珠挂在眼角，就快“叮咚”了。

(小说编辑孙和林)

笊辫魏太阳魂

小既麓溥给我们一个不跪楼的理：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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